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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魂安處是我鄉——晉夫鄉情詩歌欣賞 行　邁

一
一周年了，讓我們記住。

2022年2月24日早晨，普京就烏

克蘭局勢發表緊急電視直播講話，其

後，就悍然揮軍對烏克蘭十個地區發

起了襲擊，特別指向首都基輔。普京

妄圖以閃電戰一舉攻下，三天之內便

大功告成！

在中國眾多網站上，“勢如破

竹！普京霸氣！”的歡呼也像戰場戰

火一樣鋪天蓋地，震耳欲聾。中共媒

體幾乎同步這樣“報道”戰況：

11:45普京喊話烏克蘭士兵放下

武器回家。

12:12俄軍登陸烏克蘭第四大城

市敖德薩。

12 :13俄軍已突破哈爾科夫州

界，基輔與哈爾科夫烏軍指揮所遭到

火箭彈襲擊。

12:59俄國防部：僅摧毀烏軍事

設施，未危及平民（精准打擊軍事設

施，以後可能再次看見……）。

13:54開戰一小時，烏克蘭海空

軍已全軍覆沒。

14:02烏克蘭國民衛隊司令部被

摧毀（未曾設想的速度……）

14:10俄國防部：烏克蘭

邊防軍未進行抵抗，防空力量

被完全壓制。

14:14烏克蘭邊防局稱白俄羅斯

武裝力量向俄羅斯軍隊提供支援。

16:00俄羅斯國防部表示，大批

烏軍士兵放下武器並丟棄陣地。

……

與“報道”戰況同時，得意洋洋

的輕蔑的“烏克蘭笑話”滿天飛。

有一個說，大概2月24日8點57

分的時候，澤連斯基給普京打電話，

緊急跪求說，烏克蘭願意與俄羅斯以

各種形式在任何平台展開對話。然後

喜劇演員對媒體哭訴道，普京不接我

電話，怎麼辦……人們告訴他，不用

打什麼電話了，因為普京馬上就可

以在烏克蘭省首府基輔，召見澤連斯

基省長了。到時候面對面，你就可以

說說想聊點什麼？比如祝拜登身體健

康？

有一個段子說：

一個俄羅斯人跟烏克蘭人吹牛

說：“我們普京可厲害了，他每天過

迷　失
我曾在流光中迷失，
任命運的浪花被大海拋擲。
三十年河西流浪他鄉，
三十年河東還有我的兄弟。

幾回夢中重回故裡，
卻識人間越來越遠。
幾度春秋帶雨晝夜兼程，
醒來又已是遙途千里。
相見時舉杯暢飲一番過去，
醉買話不投機。
我在老地方迷了路。
酒在吐出真言時失了禮。

那來往的車輛行人，
都已沉醉於幻像。
紅塵囂囂甚歡喜戲，

晉夫詩兩首
好似煙火熏染歌舞升平。
心境坐在明暗的交接處，
目光游離在醉與醒之間。
看自己一臉茫然若失，
我像是來自外星的人。

沒來得及感傷韶光易老，
已把歲月辜負。
找不回兒時的記憶密碼，
該忘的差不多全忘了。
只剩老屋前門的那棵榆樹，
仍開著花。
還有印像裡那一園向日葵，
永遠面朝一個方向。

這個世界，
只有一個太陽，
給你的視角卻是不一樣的光芒。
這個世界，
只有一個月亮，
給你的鄉愁卻是許多意外的感傷。

我穿過太陽穿過月亮穿過無數酒場，
與歲月交杯與星光對飲用光陰付帳。
待酒喝乾人散酒醒一切又恢復正常，
卻發現自己已迷失在過往。

酒還是那壺酒。
人還是那些人。
那晚，

回家的路很黑，
我迷失在沉睡的胡同
和那陌生又熟悉的小巷。

筆下等風
一

筆下等風，
吹翻三千年的一硯沉墨。
月下聽雨，
濕透唐詩三百首蕭瑟。
我自認文字在敗落，
思路慎行是我的束手無策。
不願同流合污的反抗，
勇氣開始想到了退卻。
生命誠可貴，
自由算什麼。
請原諒我把活著，
交給了租來的苟且。

二
以無能為力為借口，
可以漠視身邊的惡。
偷生是一種人之常情，
得與失，
我們都偷偷地算計過。
傷透了可以關上心門，
害怕了可以沉默。
但向光而生的那扇窗，
要開著。

三
當你習慣了所有的黑暗，

就不必從黎明跟我談起。
如果燈塔明天沉入海底，
就讓眼睛隨它一同死去。
災難來臨時，
我會以統治者兼受害者的身份，
舉起愛國愛家的大旗，
讓生命以國家的名義赴死，
讓正義在暢飲一番後就義。
這裡有你匿想的階級鬥爭，
還有無中生有的外來勢力。
天下歸趙，
以人民的名義。
朗朗乾坤，
一紙螻蟻。

四
詩入嚴冬，
字字帶寒。
三尺冰凍，
星辰在凜冽中閉上絕望的眼。
一片碎夢殘垣，
支撐不了要倒下的信念。
紫金城龍椅的威嚴，
城牆一塊腐爛的磚，
都是我拾進筐裡的經典。

五
呼吸變得越來越急促，
消瘦的文章反側輾轉。
我躲在土地裡望天，
想用一首詩為今春盛開一朵勇敢。
為那些疫情的火中赴死的飛蛾，
為這忘恩負義醜陋猥瑣的流年。
筆下等風，
何似春天。

■晉夫在雙傑詩歌朗誦
賞析會談創作心得。

（接上期）對祖國的熱愛和對自由民主生活的追求

從來都散發著人性固有的光芒。只是那些固守權勢盤剝人

民的人和勢力才會把這二者當作對立面，並以此作為給民

眾洗腦的發泡劑。晉夫的詩歌對此給予了毫不留情的揭

露：“用這江山如畫/血流成河/點綴一首詩的蹉跎。/愛

國/我該向誰訴說？“（《愛國，我該向誰說》）詩人深

知在專制體制下追求自由的代價，也因此向那些付出人生

代價的自由追尋者們賦予了深沉的敬佩和歌頌：“我幻想

手中握著的是一張選票/借一張紙安放無處遁形的靈魂。/

誰在寒風中舉起那張無字的紙/把此生無憾化作一座無碑

的墳。”（《無字的紙，無碑的墳》）

當詩人和我們所有華人的故鄉在去年年底突然迎來疫

情風暴和死亡高峰的時候，詩人晉夫一邊清點他對故鄉復

雜的心情，一邊在悉尼平靜地度過了兩個除夕，兩個新年

和一個澳大利亞國慶日。他對兩個家鄉做了對比，並衷情

地歌頌著他安放靈魂和人生的這片土地。這需要他要把對

故鄉的“七情”暫時放下：“我已把仇恨還給了仇恨/把

所有的榮耀還給了上蒼。/我把謊言還給了謊言/把恐慌還

給了恐慌。/自信的表情慢慢地在臉上生出/仰視著星辰學

會了不卑不亢。/如果說在我離開這個世界以前/還有什麼

願望/我只想讓人性還給人性/把真相還給真相。”（《今

夜，我在悉尼的街頭流浪》）

詩人一刻也放不下的，是他對靈魂安處的那種熱

愛：“每當那溫柔的國歌響起/你是否也和我一樣/有一種

起死回生的懾骨之感。/靈魂歸淨土/生命舉誓言。” （《

我愛這片藍天—獻給澳大利亞國慶日》）

在顛沛流離半生之後，在用詩人的雙眼既看破紅塵

又迎來藍天之後，詩人覺得自己成熟了，要執行一個成

熟詩人的使命：“我想用善良為這世界洗塵/用月光縫補

心傷。/封存那些遺失在生命途中的遺憾/把散落在黑夜裡

的夢幻交給陽光。”詩人也因成熟而要把自己的詩歌送

上“審判台”，甚至於送到“法場”。是的，如若對法場

也不畏懼，詩人和他的筆還怕成為“罪犯”嗎？“成熟/

也是一種往生的勇敢/剝去虛偽的外殼/慢慢復活成人的模

樣。/我朝著風花雪月的後面張望/詩/帶著腳鐐優雅地站

立在墳墓的中央。/笑著面對萬劍穿心的疼痛/誰說詩/不

是詩人自設的法場。”（ 《成熟，詩的法場》）

“望家鄉/江月依舊/我卻找不到回家的路口。” （晉

夫詩句）但人生的道路依然漫長。詩人感到欣慰的，是新

家鄉裡的這一片晴朗：“當春天化開了我的愁眉不展/當

夏天接納了我的赤手空拳。/當秋天掀開了我的一葉障目/

冬天已在自由的世界裡/釋冰消寒，煙滅雲散。” （《我

愛這片藍天》）

詩人也放不下對故鄉痛定而殷切的願望，而他最祈望

的是那些具有先知先覺和啟蒙使命的“先生”們，是先生

們對故土和文化的回歸：“有什麼樣的土地/就有什麼樣

的種/疫情過後/我在悼念文化/也在尋找先生。” （《致

書生》）讀到晉夫的這些詩句，我們毫不懷疑，詩人心中

的先生們正在大踏步地朝故鄉走去。

詩人握緊了他的筆，一邊書寫，一邊等待，並與這

種等待一起沐浴那吹向未來的春風：“筆下等風，何似春

天。”（《筆下等風》）

最後，我還是那句話，晉夫已經突破了傳統鄉情詩歌

的內涵，把鄉情詩歌推上了高台，那可以是縱情表演的高

台，也可以是成熟詩人的法場。我喜歡早先那個叫做塵埃

的詩人，更喜歡這個從塵埃中化蝶而出的詩人晉夫。

蔣孟樑號夢龍，民國廿五年出生於台灣基隆。古基隆於日據時代即有大同吟社、復旦吟

社、基隆書道會，其父萬益公亦雅好此道，與前輩詩家時有往還，以擊鉢倡詩為樂。蔣夢龍

先生少小即耳濡目染，頗受影響。及志學之年，拜塾師李碧山先生點讀古文四書，後又遊於文

史名家羅鶴泉先生之門，研讀文史將近十年。民國六十八年與友人創立基隆市詩學研究會，敦

聘周植夫先生為詩學講席，歷十五寒暑，培養頗多詩學人材。蔣夢龍先生曾任基隆書道會理事

長、基隆市詩學研究會理事長、全國各詩會詞宗（詩作評選人），參加過衆多重大展覽，出版

若干專著。現為：基隆詩學會顧問、台灣瀛社詩學會常務理事、基隆書道會復會會長、基隆海

東書會指導老師、基隆婦女學會顧問、瑞芳書道會顧問、正心書會顧問、財團法人基隆市文化

基金會董事。

蔣夢龍先生詩聯書法欣賞

我喜歡讀詩，也喜歡寫詩。美麗

的詩句，有一種韻律美，有一種知心

又知音的溫情美。不多的幾句話，卻

像一股細細的清流滋潤著心田，使人

沉浸在超越現實的美妙的意境中。        

的確，讀一首好詩時的那種心

靈的潤澤，實在是一種美好的享受。

因而，自己曾這樣想過，不知道會不

會有一天，有人能專門地給我寫一首

詩。當然，這樣想的時候，還有些不

好意思呢。自己，普普通通，誰會為

你寫詩呢？詩，那可是很高雅很奢侈

的東西啊！

然而，後來呀，在一個意想不到

的時候，一首為我寫的詩，從大洋彼

岸，飛到了我的家鄉。其時，我正在

中國探親。

那首詩，是這樣的：

     CHINA MOON 
——To My Darling Wife Ming

by Jimmy 

China Moon, My China Moon

Your shining chased shadows 

from dark corners of my soul   

China Moon, China Moon 

I love my China Moon 

譯成中文，是這樣的：

《中國月亮》——給我親愛的妻

子明

作者：吉米
中國月亮！我的中國月亮！
驅除我心靈深處憂郁陰影的，
是你的月光。
中國月亮！中國月亮！
我愛我的中國月亮！

收到吉米的詩，我的心情格外激

動。哇！終於有了一首專門寫給我的

詩，而且還是他寫的。體會著詩中蘊

含的深情，滿滿的幸福感充溢在我的

心頭，翻滾的思緒回到了與吉米相識

相知的日子裡。

認識吉米，純屬偶然，是在我

決定不再尋找的時候，遇到了他。

那是在一個跳澳洲室內舞（Ballroom 

Dancing）的俱樂部，我剛跳完一支

舞，坐回到長桌旁，拿出紙筆，歪著

身子，練習英文單詞。這時，一個聲音

從桌對面傳來：“你的英語寫得很好

啊。”我一抬頭，見到了一個從未見過

的澳洲男人正微笑地看著我，顯然那句

話是他說的，而且是說給我的。

他的笑很溫暖，像是對一個早就

中國月亮 楠  溪

認識的朋友似的，笑得自然，笑得和藹

可親。於是，連我自己也沒想到的是，

就在看到他的那一瞬間，心裡有了一種

從未有過的感覺，使我立刻端正了自己

的坐姿，回他一個認真的微笑。他接著

說：“你的舞跳得也很美。”可能是受

到了鼓勵，再加上心裡那種隱隱約約的

感覺，我有些賣弄地說：“因為我喜歡

音樂。”他說：“哦，那非常好。”我

想讓談話繼續下去，就問他：“你喜歡

音樂嗎？”“是的，非常喜歡。”

就這樣，我們愉快地聊了起來。

說來怪有意思的，盡管我的英語非常有

限，但我總能在他的話裡，捕捉到幾個

我能夠懂其漢語意思的英語單詞，從而

知道他在說什麼；而他呢，對我這拼拼

湊湊的英語，也幾乎都猜得很對。

幾個月後，我們走到了一起。實際

上，這個結果，是在相識的那一刻，各

自在心裡，無關語言，僅憑感覺就定下

來的。

吉米因為生意失敗，只能住在離

墨爾本200公里外的一個小鎮上。他想

盡一切辦法，給顧工們發了全額工資和

失去工作而應得的補償，自己幾乎是分

文不剩了。我理解並贊賞吉米能夠這樣

做，所以，結婚時，我堅持不舉行婚

禮，不買戒指，甚至都沒有到飯店吃一

頓飯。

吉米住的那個小鎮，幾乎就是農

村，可在我眼裡，卻充滿了情趣。僅有

幾十戶人家的小鎮，其最大的特點，是

空曠。極目天邊，令心情格外舒展。尤

其到了晚上，滿天的星星，像是鑲嵌在

碩大無比的，倒掛在天上的一面藍藍的

鏡子上，閃閃爍爍，熠熠生輝。

而那裡的月亮，更是美的可以。由

於天與地的漆黑無涯，會讓人感覺，月

亮離我們很近，近得好像一伸手就可以

觸摸得到似的。

我經常坐在院子裡看月亮。月亮

圓時，仿若一位慈祥的老人，微笑地看

著我們。而月亮彎時，就像一個總也劃

不到彼岸的小小帆船，不泄氣地劃呀劃

呀，讓看它的人也產生了一種神往，神

往著真的能夠乘著月的小船，回到夢裡

的故鄉。

詩是心靈的影像，是心聲的淺唱；

詩是愛的花蕾，是平常日子裡的蜜糖。

吉米的詩，帶給我無比的幸福。

情感的浪濤，釋然地奔湧起來。我

也給吉米寫了一首詩，《我的加州旅

館》，心裡想著，要把幸福加倍地回

贈給他：
細雨飄灑過的空氣
溫潤地彌漫
磚鋪的路面
麟波閃閃
人影寥寥
月亮圓圓
橘黃色的路燈下
著黑色夾克的Aussie吉米
獨自吹著薩克斯
吹著《加州旅館》

穿旗袍的中國姑娘
從小巷走來
甜甜的微笑掛在嘴邊
篤篤的高跟兒鞋
踩著搖滾的節拍
輕輕搖擺
輕輕地搖擺
單句的歌詞
一遍遍地婉轉
愛，不會走遠

吉米在一個名叫Cadillac（凱迪拉

克，美國豪華汽車品牌）的民間搖滾樂

隊吹薩克斯風。一個月能有一兩次演出

吧，每次他去演出，我都跟著去。

搖滾樂的強節奏，歡快豪放充滿

激情，每一個音符都跳動著活力，非

常有鼓動性。音樂一起，總會有人抑

制不住衝動地搖擺起來，而我肯定也

在其中。那種忘我的靈性舞動，是任

何別的舞蹈所表達不出來的。

每一次的演出，必有吉米的那

首薩克斯獨奏《加州旅館》。吉米知

道，那是我最喜歡的一首。

吉米喜歡中餐，喜歡我穿旗袍。

喜歡中國文化，還對中國歷史，知道

的不少。我帶吉米去過四次中國。每

一次他都會感嘆：“中國真是一個獨

特而神秘的國家（amazing place），

我一定會再來的。”

由此，我知道，中國月亮這四個

字，不僅是說給我的，更飽含了他對

華人，對中國的喜愛與向往。

我和吉米一樣，我們都喜歡中國

月亮，也都喜歡澳洲月亮。無論身在

何處，月光總是柔和地撫慰著地球上

的每一個人。（本文榮獲2022年“

相約澳洲”徵文大獎賽優秀獎。）

該會訂於3月22日(星期

三)在Joseph Sargeant中心舉

辦文學論壇，主題為《要過

有詩的生活》，由琞童博士

主講。

講者從唐代詩歌為切入

點，將以“詩”和“生活”

為關鍵詞，分兩條支線展開

闡述，大致分為以下四個部

分：一．“詩”是如何發生

的；二．“詩本體”是多樣

性的還是單一性的；三．發

現最高的“詩本體” ；四．

感受“詩本體”，過有“

詩”的生活。最後是互動環

節，講者將現場解答聽眾的

即時提問。免費入場，歡迎

會員和非會員參加。

時間： 2023年3月22

日(星期三)上午10-12點。

地址： 60 prospect St. 

Erskineville NSW 2043。

離火車站步行僅4分鐘。

何與懷一周年了，讓我們記住
問前線戰況有時還去前線檢閱。”

烏克蘭人看看他說：“我們澤連

斯基更厲害，他根本不用去前線，前

線每天都在向他靠近。”

……如此等等。

一年了，這些輕蔑，這些狂妄，

如今的確都變成了笑話。不過，絕

不是笑話烏克蘭，相反，是笑話發動

戰爭的號稱“戰鬥民族”的首領，是

笑話對普京滿懷信心的支持者和期望

者，是笑話制定“中俄戰略合作沒有

止境，沒有禁區，沒有上限”的中共

決策者。

二
他們當初似乎也有理由相信和享

受他們的報道、笑話、段子。

俄羅斯和烏克蘭，兩國國力懸

殊太大了。而且，開戰前一段時間，

盡管美國情報部門、美國總統拜登頻

頻發出警告，說普京會很快入侵，世

界上大多數人並不相信，其中也包括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因為俄方散

佈的“北約東擴威脅論”完全站不住

腳，俄國打烏克蘭，既沒有必要性，

更沒有迫切性。所以事到臨頭，一聲

炮響，准備不足的烏方不免相當狼

狽。美國對澤連斯基是否能夠堅持得

住也沒有信心，建議並准備好緊急護

送他離境到國外成立臨時政府。俄羅

斯杜馬主席2月26日便“透露”：澤

連斯基前一天已經逃離烏克蘭首都。

中國一群大網紅大五毛也跟著造謠。

司馬南說得形像：澤連斯基“腳底抹

油，撒丫子顛兒了”。

但是，澤連斯基拒絕了美國政府

的好意。當地時間2月25日晚，他和

烏克蘭政府官員走上基輔街頭。他在

視頻嚴正向世界宣佈：“總統來了，

安全顧問來了，防長來了，我們都在

這裡，我們的軍隊以及人民都在這

兒，我們一起保護國家主權，一直如

此，不曾離開。光榮屬於保衛者，屬

於英雄們，屬於烏克蘭！”

這位烏克蘭總統，七零後，喜

劇演員出身，真的出乎世人意

料，非常了不起，值得世界欽

佩。戰爭爆發後，在最初最危

險關頭，從那時起，作為一位民選總

統，他一直堅守崗位，把生死置於度

外。他凝聚全國民心，獲得北約援

助，抵抗住了強大的俄軍攻勢。

他，僅憑在戰爭中的表現，就足

以在烏克蘭青史留名。

波蘭總統杜達在俄羅斯入侵周

年紀念日發表講話。他回憶那個不無

悲壯的晚上：“入侵前的那個晚上，

我在基輔與澤連斯基在一起。他告訴

我‘這可能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

我告訴他，‘你可以相信波蘭，我們

還會見很多次面的’。”

一周年了，結果的確如此。

一切都很不容易。

過去一年裡，烏克蘭這個被普金

視為俄羅斯一部分的國家，其城市經

受了俄軍5000次導彈恐襲、3500次

空襲、1100次無人機襲擊，但烏克

蘭屹立不倒。烏克蘭人民同仇敵愾，

其悲壯，其犧牲，其大無畏的英雄氣

慨，讓世界刮目相看。

“你還記得一年前的那個晚上

嗎？有史以來最長的夜晚。”一位烏

克蘭記者寫道：我們起身，坐在筆記

本電腦前，在寂靜中喝著威士忌。

基輔最後的和平之夜。我們知道會發

生什麼。在夜晚結束之前……黑暗

正在加深。我們知道我們會做我們

應該做的，直到最後的結局。然而沒

關係。這是唯一的辦法。一切都說完

了，親人都照顧好了，所有的安排都

准備好了。就這樣吧。聽到窗戶玻璃

在導彈爆炸聲中嘎嘎作響……但是，

一年後……我們還在。我們看到了無

法想像的事情。勇氣、恐怖、死亡、

煙霧、腐肉的氣味、驕傲、喜悅、淚

水，組成了去年的記憶。還會有更

多。這位記者說，今晚他要點燃蠟燭

以紀念死難者。榮耀歸於烏克蘭。

是的，不能忘記那些保衛家園的

死難者。“數十、數十萬張照片在您

的心底和靈魂中留下深深的傷痕。他

們提醒我們從二月到二月走過的路。

它必須存在於我們的DNA中。”這是

澤連斯基在周年紀念講話中說的話，

讓我們記住。（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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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琞童博士簡介：琞童，詩人，

哲學家，批評家，編劇，理工本科背

景，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人文博士

（2013）。目前為獨立學者，從事哲

學、詩學、美學、藝術等方面學術研

究。已出版詩歌、哲學以及文藝批評等

專著四十余種。

一百一十一年前，1912年3月20日，一群爭取男女政治平權的婦女衝

進當時的議會，佔領了議會，打碎了玻璃，踢傷了警衛。今天我們還有這

個勇氣嗎？固然，我們已經有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是一百一十一年後

的當下，在男女平等方面，我們走了多遠？  

不久前，我在手機上看見《悉尼晨報》一則報道說：澳洲的年輕女性

比任何群體的教育水平都高，但是在職場上還是被忽視。我在朋友圈上問

男性同胞，他們覺得中國如何？我的朋友圈中男性朋友並不少，但是只有

一個接受了這個挑戰，他說中國陰盛陽衰。意思好像說男女不但平等，女

性還有超過男性的樣子。這種論調我聽得不少，是男同胞普遍的看法。然

則，果真如此的話，我不禁要問：政治局，中央委員會有幾位女性成員？

省市首長有幾人？公司高管占百分之多少？我覺得這些才是真正男女平等

的檢驗方法。朋友的回復是：職場領導層女性比例還是很低，與西方國家

還沒法比。然而我提起這個論題正因為也算是西方國家的澳洲，興起了男

女不平等的慨嘆。  

平心而論，這一百多年來男女平等方面的確走了挺遠。放眼世界，有

不少國家，例如以色列、印度、斯裡蘭卡、菲律賓。緬甸、泰國、韓國、

德國、澳洲、英國、中華民國等，都先後出了女總理、女首相、女總統。

亞洲國家的女領袖，固然本身具有一定的條件，但往往是由於家族支持而

脫穎而出的。看起來雖然可觀，然而按人口的比例來說還是鳳毛麟角。從

經濟視角看，女富豪，女總裁不是沒有，數量還是不平衡。但是為什麼讓

男性感覺陰盛陽衰呢？我想說因為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各行各業的中下

階層擠滿了女性，一眼望去，好像到處都是女人，造成陰盛陽衰的假像。

這種現像特別嚴重的是教育界，文藝界、醫藥衛生界和娛樂界。比較缺少

的是軍隊和科技界。  

因此，我的感言一言以蔽之，對男同胞是：不用感到威脅，我們還遠

遠在你們後面。對女同胞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我們走了多遠？   一個女性主義者的三八感言  
蕭　虹  


